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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传说中的自然伦理叙事 

陈桂华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昭君传说作为一种本土女神信仰的重要表征，虚化了历史事件和背景，赋予了王昭君 

强烈的自然属性；讲述人与自然平等的互动时明显认同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其中，人与自然博弈 

的故事强力叙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传说还有意识让昭君兼具人与自然的特性而 

又相对独立，使其成为二者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时不可替代的中间环节，从而使得人与自然一体成 

为了可能。整个叙事系统表现出了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自然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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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信仰发端于人类的文明时期，其产生和流 

传也主要限于王昭君出生地——湖北省兴山县，当 

地围绕昭君形成的一系列故事和传说则是这种信 

仰最重要的表征。昭君传说作为一种口头叙事作 

品，在千年的流传中有一个不断被生发、创造的动 

态建构过程，在昭君人宫、和亲的基本故事框架里 

填充和附着了大量并不属于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 

的寄托和想象，历史事件被虚化成一个模糊的背 

景，仅仅为昭君神化提供了可信的道德和品质基 

础，因而传说看似简单的表述却包含了复杂的历 

史、地理、宗教、政治、文化的因素，因时间的久远， 

各种因素又相互影响、渗透乃至融合，其源和流已 

难以厘清。但学会与自然环境博弈、妥协和共存是 

兴山本土乡民生存的第一要义，作为一种深深植根 

乡土的民间信仰，昭君传说关注的是生活在这块土 

地上的人的幸福和安宁，故事的内容便大量集中在 

了人与 自然的关系上，王昭君被赋予了重要的担 

当，于是围绕人与 自然这对关系形成的昭君传说， 

其叙事方式 、叙事逻辑 、叙事对象就带有浓厚的自 

然伦理思想。 

王昭君是历史人物，在她由人而神的过程中， 

传说赋予了她善良、勇敢、智慧等美好的品德 ，同时 

也赋予了她强烈的自然属性。 

昭君传说中有关于王昭君出生的梦生传说，还 

有大量与王昭君有关的名物的化生传说，这些传说 

都无一例外强化了昭君“女子”这个社会属性之外 

自然灵性的一面。关于王昭君的出生除了各种仙女 

下凡说，最著名的一则当出自《宝坪的由来》，将其 

出生描述为其母八月十五梦明月人怀而生。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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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其性别、形其容貌、状其品德的同时，也在整个 

昭君传说的叙事系统中，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王昭君 

与生俱来的自然性，使其在成长中、人宫时、和亲后 

都能以“超人”的行为能力和方式护佑着这块土地 

上的乡民，从而构建起一个女神崇拜和信仰系统。 

没有证据能够显示在王昭君出生之前兴山这块地 

方有何种信仰存在，但将王昭君与曾经的上古信仰 

融合、流变乃至合而为一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 

因而化生神话的因子进入昭君传说叙事系统顺理 

成章。在昭君故里，有大量的地名、名 目和物产与昭 

君相关 ，并有与之相应的传说流传于世，而这些名 

物都是王昭君这个传说的主体化生而出。当然这种 

文明时代的产物让化生说变换了叙述方式，不需要 

像上古神话中的人物比如盘古、女娲去以牺牲生命 

为代价，传说中的王昭君只需要以自己的五官六识 

去感知和冥想、甚至是以她的随身之物去接触 ，都 

能化生自然之物。《兴山县志》这样记载兴山人赖以 

生存的母亲河——香溪河的得名由来 ：“昭君临水 

而居，恒于溪中浣手 ，溪水尽香”；“桃花鱼”、“胭脂 

柚”则是昭君故里两种特有的名物，传说中前者是 

昭君出塞离别家乡时滴入溪水的眼泪化成，后者一 

说是昭君朱唇所染，另一说法更为神奇，乃月亮心 

领神会昭君姑娘的企盼而降珍果于枝头。由此不妨 

可以推断出：一是上述三则传说结合“珍珠潭”、“娘 

娘井”、“绣鞋洞”、“梳子洞”等名 目来看，昭君故里 

的地理和物产名物具有强烈的女性化色彩 ，这是女 

神信仰的重要表征。二是“楠木井”、“三熟地”、“白 

鹤茶”“香水梨”“香肠鱼”等虽非直接化生传说，却 

与昭君息息相关，加上“胭脂柚”“桃花鱼”等，这些 

都是当地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农业资源，希望 

得到保护、传承和延续，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最终 

成为实现这一愿望最有力的寄托。三是最为重要 

的，在昭君传说中，一切的自然物或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王昭君，他们俨然是一个整体，意味着昭君传 

说保持和延续着楚文化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的 

“太一”宇宙观，这是整个昭君传说在文明时代产 

生、流传的基型和源头。但王昭君不是自然神，她是 

由人而神，即：武雅士所说的“有圣人品格的特别神 

化的人，其重点在于神的道德品格和善行” ㈨，因 

此昭君传说将善恶的观念同构人了人与 自然的关 

系中，使得人与自然的相处获得了同人相类的情感 

关系。 

昭君传说中王昭君总是与动物和植物保持着 

一 种良好的关系，或庇护或驱使，在相对平等的互 

动中，整个叙事系统认同自然有其内在价值。 

昭君传说不吝将天底下所有美好的技艺都赋 

予王昭君，尤其强调她的擅琴和擅绣。这两样技能 

既是她作为人间女子才德兼备的象征，更是她与自 

然沟通的密钥：“只要她的琴弦一拨，花儿就竞相开 

放，鸟儿就翩翩起舞，芳草含羞作和，树木枝繁叶 

茂。”昭君画在纸上的白鹤居然也闻之复活，有趣的 

是这个和谐欢乐的场面首先得益于人的慷慨给予， 

自然则表现出感恩的回馈。另一则故事《凤凰山》则 

讲述昭君绣成回赠乡亲的凤凰锦缎因年长日久悬 

挂于高山之上，最后化成了高岚的凤凰山，你给予 

我情义，我回赠予美景。人与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 

命的自然之间充满了人情味十足的互动。在这样良 

好的互动中却也透露出另外一种信息：自然回馈的 

鸟语花香同时也是这些动植物体现自身存在以及 

延续生命和物种的方式；①凤凰锦缎能化成美景源 

于自然主动的接受 ，这样的叙述方式无不强调了一 

种认知——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意识和独立 

的存在系统，这是尊重得以建立的前提。即便惩治 

邪恶尤其是在与自然恶灵的博弈中(特定历史时期 

产生的故事除外)，故事的结局往往是恶灵依然能 

保有性命，并不必然表现为绝对的摧毁，《楠木井》、 

《珍珠潭》的传说是典型代表，对于兴风作浪、残害 

生灵的恶龙，前者只是赶跑，后者也仅是降伏，尊重 

了它们作为生命的生存权利。 

这样一种意识毫无疑问是当地人在与 自然长 

期的相处中得出的朴素结论，从荆棘丛生中筚路蓝 

缕而出的楚人是“万物有灵”观的持有者，其精华表 

现为对中国文化影响至远至深的道家文化，在尊重 

自然的内在价值中始终秉承“顺应自然”。以昭君为 

信仰主体的昭君传说形成在汉代及以后，其自然伦 

理观虽以楚道为基础，但很难不受到儒佛两家的影 

响。“佛教伦理的本质属性是自然伦理⋯⋯以服从 

①参见[美】迈克尔．波伦：《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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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律为本质特征。这个自然律主要表现为‘业报 

轮回’。” 09)昭君传说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因果报应 

的内容，其中《鲤鱼困沙洲》、《琵琶桥》就是典型的 

“善有善报”的故事，前者报昭君放生之恩而鲤鱼变 

良田，后者则是宿命的安排中太白金星感昭君之德 

而襄助昭君于困厄之时。佛教伦理的核心观念“众 

生平等”和“无情有性”正意味着“自然万物虽然没 

有情感意识，但有其自我价值，有其自我实现的权 

利。”[21(plo9)既是权利，就应该得到尊重，在这一点上佛 

道是相通的，那就是在道和佛的自然伦理中，平等 

是相互的，并不以人类为中心。儒家追求“天人合 
一 ”从而也确立了“顺应 自然”的伦理 ，昭君故事同 

时也打上了深深的儒的烙印。昭君系列故事和传说 

中，有为数不少的与“五伦”相关的内容例如《站穿 

石》、《替母还愿》等，描述了昭君作为普通人间女子 

的一面，但昭君更多的则是集谷物、医药、降雨、生 

殖、智慧、降妖除怪等诸神功能于一体的女神形象， 

这些功能无不关系到人的繁衍和生存，故事往往以 

人们遭受苦难为开端(自然是强大和不可轻视的)， 

于是通过昭君为媒介向自然做到“有求能应”和“有 

求必应”，比如《宝坪的由来》、《楠木井》、《娘娘井》、 

《三熟地》、《望月楼》等故事。“求”意味着敬畏，意味 

着人意识到自然的馈赠并不是理所当然，其生存并 

不想也不敢以过度牺牲自然生命为代价，昭君(神) 

的功能就是居中做一个平衡和调节，从而做到人与 

自然能和睦相处。如果说佛道的“顺应 自然”是先在 

性的承认自然有自己的内在价值，那么儒的“顺应 

自然”则是认知这个世界后因敬畏而得出的理性结 

论。①佛道和儒殊途而同归，但产生和加工于文明时 

期的昭君故事传说，在其流变的过程中，更多地接 

受了后者的影响。 

生存是昭君传说叙事的核心内容，在尊重自然 

内在价值的前提下，当地人的生存智慧表现为昭君 

传说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而非支配关系，阐释了 

一 种环境伦理观。 

昭君传说里有一则《木箱溪》的故事：香溪本名 

木箱溪，因神农大仙留下降伏乌龙的宝箱而得名。 

相传初时宝坪这块地方因乌龙作祟，根本没有水， 

四周一片光秃和荒芜，村民苦不堪言，遇担着一担 

木箱去往神农架的神农大仙，大仙在降伏乌龙后， 

竟从乌龙洞里流出了一条小溪河，在村民的恳求下 

大仙留下了一只木箱，并叮嘱木箱就是制服乌龙的 

法宝，一定要珍惜。村民们打开木箱后发现原来是 
一 箱金灿灿的树种，此后，村民代代传承大仙的嘱 

咐，人人种植宝箱里的树种，到昭君出生之时，该地 

已是山清水秀、生民安泰了。而财主鲁员外为建大 

宅要占百亩地、砍万棵树，昭君为保这块福地，和村 

民们一道，同鲁员外斗智斗勇。双方争斗的焦点最 

终集中在了生态的保护与破坏上，一个具有普适性 

质的抽象的善恶价值之争被赋予了简单而具体的 

含义：保护环境即善，破坏环境即恶。 

这个故事里的王昭君一脱“仙”气和“神”气，尽 

显其勇敢与智慧并存的民间女子的一面，亲切可 

感。她凭借战胜鲁员外的法宝不是“超 自然”的神 

力，而恰恰是自然的馈赠——气象谚语，比如“山头 

戴了帽，必有大雨到”、“山洪下了河，再无回水沱” 

等等。这些知识的获得自是长期经验的积累，却是 

人与自然平等而非居高临下的相处中自然对人善 

意的回应，因为人是把自然万物当作一种生命在进 

行体认和观察，既然人的举手投足会有意识的传 

达，那草木山水、花鸟虫鱼的变化必然也是有意义 

的。当人释放出善意时，自然也会以它的方式给予 

相应的回报 ，也正因为如此 ，故事中相对弱小的 

“善”方能战胜强大的“恶”。如果说《木箱溪》里神农 

大仙馈赠的宝箱让环境满足了人的生存需求，那么 

昭君率众与鲁员外的抗争力保这一方水土就是满 

足环境自身的存在价值和需求、并力图提高人的文 

明需要了。《胭脂柚》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柚子 

在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之时，充分展示了自己的 

生存价值，然后又通过人类对品种进行改良而让自 

己这个物种得到了繁衍、发展和进化，同时又促使 

人的需求进行提升。在昭君传说的时代，或者人们 

已经开始在有意识地约束 自己的行为以期与环境 

达成共识。 

四 

人与自然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毕竟是两种相对 

独立的生命系统，互为异己，相互依存是事实，但摩 

擦和碰撞亦不可避免，在磕磕碰碰的互动关系中， 

昭君(女神)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二者沟通的密钥，这 

①参见徐春：《儒家天人合一自然伦理的现代转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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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昭君传说中的王昭君之所以在善与恶、人与自 

然的关系中多处于第三方的缘故。也正是这个第三 

方的存在，使得人与自然一体成为可能。 

当所有的故事几乎都以 自然给予的苦难开始 

的时候，自然的强大和神秘是不言而喻的。人们只 

能寄希望于某个媒介能在人与自然间传达彼此的 

理念和声音，正如神农大仙留下木箱便飘然远去， 

大神们的繁忙使他们无法照顾所有人的请求和愿 

望，昭君故里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固定且属于本土 

的能跟自然沟通的代言人，从“遐陋村”(白居易《过 

昭君村》)走出、因出塞和亲又被历代文人不断寻访 

而芳名远扬的王昭君便成为最理想的选择(这也解 

释了为何是女性崇拜)。王昭君在人与自然间应该 

是二者兼具而又独立于二者之外的个体，因此她在 

昭君系列传说中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第一，除魔 

的斗士以向自然展示人的力量。农业社会最可怕的 

自然灾害莫过于洪水和干旱，这可以说是自然在与 

人的博弈中给人类的下马威，上古之时已有《女娲 

补天》、《后羿射日》如此惊心动魄的神话存在，昭君 

传说中的《珍珠潭》、《楠木井》已然在“温柔敦厚”中 

温和了许多，却依然能见其酷烈的程度。《珍珠潭》 

中的恶龙兴风作浪、残害生灵；《楠木井》中的小黄 

龙断了水源，直接威胁到村民的生存。昭君以珍珠 

投入深潭降伏了恶龙，与众姐妹齐心协力赶跑黄 

龙、凿出水井，并在仙人的帮助下取得楠木放入井 

底以永保水质清甜。这些举动无疑是在向自然宣 

告：人类亦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第二，取信于自然， 

做自然与人之间的桥梁和信使。人渴望与自然沟 

通，但往往不得其法而人，或因此而付出惨痛的代 

价。因其母梦明月人怀而生，昭君与自然间便具有 

了天然的亲和力，这使得昭君极为容易取得动物和 

植物的信任，她的琴声、绣艺、画技既是取悦自然的 

工具，同时也是代替人类发出请求沟通的信号。当 

昭君诚心相求并展现她这些技艺的时候，明月会满 

足她的愿望 、仙人会帮她达成所求、动物和植物也 

会不负她所托，就像《宝坪的由来》、《白鹤茶》、《楠 

· 198· 

木井》、《妃台晓日》、《三熟地》、《百日还乡》等故事 

中描述的那样，昭君总能在人与自然间形成善意而 

有效的沟通。第三，为自然发声以展现其内在价值。 

昭君在以自己特殊的密钥与自然沟通并发出人类 

的请求时，也是在提醒自然向人展现其最好的面目 

和姿态，因而草木繁盛、五谷丰登、山清水秀、鸟语 

花香、莺歌燕舞往往是沟通后呈现的结果，甚至出 

现鲤鱼变良田、白鸽送栗种、琵琶变石桥的神迹 ；当 

自然之物在遭受人类不友善的对待时，还会以各种 

方式警示或者提示昭君来惩恶扬善以保障自己的 

利益(《宝坪》、《木箱溪》)。人们惊叹乃至于敬畏自 

然的神奇和美妙，从而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使得 

自然在展示了自己的善意之后又获得了足够的生 

存和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 ，昭君无疑又是 自 

然的代言人。王昭君是历史人物，但传说中的昭君 

已然是人与自然的共有生命体，或者说是人与自然 

共同孕育的女神，她所担当的角色将人与自然连成 

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她的身上再一次体现了万物 
一 体的宇宙观。 

历史中的王昭君面目模糊，历代主流文学中的 

王昭君则又呈现出所谓“哀怨”的脸谱化倾向，唯有 

传说中的王昭君却是鲜活、生动的，乃因她是人与 

自然的激烈冲撞下催生出的一个崭新的形象，虽为 

历史所拘囿，摆脱不了诸多历史现实因素的包围， 

却仍不乏原生性以及自然性，所以她元气满满、生 

机勃勃，这也使得昭君传说成为昭君信仰最充满活 

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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